
淒淒往事怯重溫 

管中閔 

（原載 2005 年 8月 18日中國時報，「名家專論」專欄） 

今年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也是抗戰勝利的六十週年；八月十五日則是當年

日本宣布無條件投降的日子。相較於世界各地熱烈的紀念活動，台灣顯得特別沈

寂。即使國防部也只有七項 (多為例行的) 紀念活動；依據報載，參謀總長李天

羽參加了其中一次活動，部長李傑只出席一次內部慶祝酒會，而未參加任何活動。 

十年前，一位碩士班學生服預官役時寫信給我，提及受訓地方有一條「張靈

甫路」，可他不知道張靈甫是何許人。我告訴他，張是抗日名將，但在一九四七

年國共內戰方熾之時，於山東沂蒙山區的孟良崮與共軍作戰時陣亡。是役國軍精

銳的整編七十四師全遭殲滅，是當時國軍在華北的重大挫敗。 

整個故事當然不只這麼簡單。靈甫將軍在對日抗戰時參與了八一三淞滬戰

役，武漢保衛戰 (更因奇襲張古山，造成德安大捷)，江西上高會戰，湖南芷江

保衛戰。其中上高一役，將軍時任七十四軍五十八師師長，全殲日軍三十三師團，

七十四軍因此獲頒國軍第一號武功狀，飛虎旗，且被譽為抗日鐵軍。將軍本人負

傷，以致後來只能拐著腿走路。一九四七年，新婚未久的靈甫將軍告別懷孕中的

妻子，重赴戰場，但是再也沒有回來。那年他才四十四歲。 

比起同為抗日英雄的國軍將領趙登禹，佟麟閣，張自忠等人，靈甫將軍真是

死不逢時。左傾文人田漢在抗戰中所編寫的「德安大捷」劇中猶被尊為抗日英雄

的他，卻因戰死於國共內戰，在大陸不僅沒有了抗日地位，更被往後許多書籍與

電影 (如「紅日」)，醜化成了十足反動的人物。 

故事還沒有結束。二零零四年，我從香港報紙上讀到一則發自上海的報導：

靈甫將軍遺孀王玉齡 (玲) 並未改嫁，五十多年後輾轉託人尋回將軍遺骨，安置



於上海浦東新區天逸靜園的玫瑰花園中，並有輓詩：「當年有幸識夫君，沒世難

忘恩愛情，四七硝煙傷永訣，淒淒往事怯重溫」。對照於將軍當年五月十六日的

絕筆：「玉齡吾妻今永訣矣」，更見人世情愛滄桑。 

類似的故事當然還有，只是無法一一細說。我曾有機會走訪抗戰第一槍的蘆

溝橋，我和同行的大陸學者談及才放映過的「金門砲戰」電影。我說，當時第一

批砲擊打掉了我們在金門的三個副司令官，但如果你們知道這其中包括了守衛蘆

溝橋的吉星文團長和參加過長城諸口抗日戰役的趙家驤，你們還會覺得那是一場

值得驕傲的砲戰嗎？對方沈默。 

今年七月，我從電視上看到大陸紀念七七抗戰的活動中，有一位參加過上海

四行倉庫之役的老人。老人已經失明，只能用顫抖的手摸著紀念館中當年的遺

物，最後他和在座的人合唱著「中國不會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謝團長 …」。老人

背後是英姿颯爽的謝晉元團長的照片，他軍帽上的青天白日國徽清晰可見。我想

起了那時的楊惠敏，上官志標，以及許多其他人，他們後來到了台灣，可已沒有

多少人再記得他們，以及鐫刻著他們名字的歷史。 

在歷史的長廊中，有人先選擇站立的位置，從而決定了他觀看過往的角度，

也有人選擇背對，髣髴一切不曾發生。可往事并不如煙，青史不會成灰。背對歷

史的人終會發現，他們未來也將在歷史中找不到自己的位置。 

 


